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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点的时候，他们为赶时间总
是长按着喇叭横冲直撞。”作为课题
组负责成员，同济大学政治学理论专
业的孙琦玉原本对外卖骑手这群“漂
移族”印象很一般。

加入课题组后，他们不但向
“漂移族”这一群体发放并回收了
1560份有效问卷，还走访了同济校
园附近，杨浦、虹口地区，南京东路
等地的外卖点，进行了多场深度访
谈。

他们发现，上海“漂移族”是一
群以18岁至35岁的外地男性为主、
以外卖和快递为主要工作、平均工
资为5000-6000元的青年群体。接
近三分之一的青年处于单身状态，
过半“漂移族”青年每天平均工作10
小时以上。

他们生活比较单调，在被问到
“参加社交活动的频率”时，超过三成
的骑手三个月才有一次社交活动，另
有27%的骑手一个月一次，活动也多
以同事聚餐、同乡联谊等为主。

孙琦玉走访过大连路上一个外

卖点，她发现下午时段稍显空闲时，
骑手们只会各自找休息处自顾自刷
手机，也不和他人闲聊，她想与骑手
们聊天，还遭到了几次拒绝：“不要问
我”。一下午的蹲点让孙琦玉感受
到，骑手流动性很大，很多骑手觉得
自己没什么归属感。

多数“漂移族”的居住条件也较
为艰苦，通常会住在其工作区域周围
的破旧小区或者城中村中。组员徐
鑫走访过外卖小哥 F 先生的住处。
这是弄堂里一间 15 平方米的小阁
楼，公用厨卫。房间里摆了两张床，
其他地方堆满了杂物，只留下狭小的
过道。“第一印象黑漆漆的，上楼的木
质楼梯十分陡，生活条件挺艰苦的。”
徐鑫说。

这次调研，徐鑫一共访谈了13
名外卖骑手和2名快递小哥，他能感
受到他们的积极热情，也有漂泊在外
的孤独无助，“这一群体是一个职业
具有过渡性的城市社会边缘群体，我
们应当给予他们更多关心，让他们感
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同济学子把脉上海青年“漂移族”
不少视职业为过渡 半数希望未来有机会接受教育或技能培训

边缘群体、“过客”心态、社区参与“空白人”……
通过1560份有效问卷、63份深度访谈整理，10名同
济学子详实研究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将这
一群体所呈现的问题、建议等写进了《上海“漂移族”
青年群体的生存现状、社会心态及其对策研究》中。

在日前举行的同济大学第四届“卓越杯”大学生
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中，这一课题组脱颖而出，将参加
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上海市赛。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记者：课题组何时成立？觉得对

“漂移族”的调研有何社会意义？

葛天任：课题组从去年暑假成立
后，便对“漂移族”进行了走访调研。
外卖小哥是新业态下的新兴职业群
体，虽然他们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
但很少有人去深入了解他们。

通过我们学生的调研，想真实反
映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也希望更多
人对他们多一分关心，少一点冷漠。

记者：觉得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

表现如何？

葛天任：他们在整个参与过程中
表现很积极。其实“漂移族”这个群体
里有不少青年是我们学生的同龄人。
这次调研让学生走出校园，接触社会，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堂教育实践课。

记者：还会继续对“漂移族”这个

群体做深入研究吗？

葛天任：这个群体的确很值得关
注。下一步我们可能从他们的职业
发展、劳动保障等方面做研究。

课题组归纳出了上海“漂移族”

青年群体的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实际

收入、完善社会保障、获得社会成员

的尊重与理解等。

组员孙琦玉介绍，提升实际收入

是他们最为重视的诉求，如可以从增

加每单派送的报酬、增加派单的数

量、改善居住环境，减少租房支出等

方面入手。

此外，“漂移族”对“优化公司管

理系统，灵活处置负面事件”的需求

尤为强烈，有骑手就向课题组坦言：

“如果客户投诉，之后即使撤诉，公司

也会扣钱，这对我们很不公平，投诉

处理方式要改进。”许多“漂移族”还

觉得公司应该增加团建活动，培养公

司归属感与职业荣誉感。

接受教育或技能培训也是“漂移

族”所需。根据问卷数据显示，在回

答“您是否考虑进行技能培训或继续

教育”这一问题时，50%的青年选择

了“肯定”。但当被进一步问及学习

或培训的类型与内容时，受访青年往

往表示“不知道”“不确定”“再说吧”，

可见他们对未来受教育的内容仍是

模糊。

课题组还提出，服务青年成长成

才的共青团组织也可以多关注这一

群体。他们建议，共青团组织可打造

一个以服务青年为定位，兼具宣传政

策、提供咨询、处理问题的专属 APP

及公众号，并在全市各大企业、高校

等协调下进行投放与推广。

“APP里可设置面向‘漂移族’的

宣传页面，以视频、漫画等形式对该

类群体所享有的社会权益进行介

绍。也可在APP和公众号内设置包

括团市委、人社局、劳动局等相关单

位的服务热线，让这一群体有需求时

找得到方向，打造一个合理、合适、合

情的‘漂移族’青年群体交流与沟通

平台。”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境，课题组
发现上海“漂移族”青年群体有着“过
客心态”。在不少“漂移族”的眼中，
外卖小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职业，

“不会一直做这行的。”
根据调研问卷的数据显示，对

于“您是否会一直从事外卖或快递
行业”这一问题时，29%的受访者坚
决选择了“不是”，“不确定”的人数
超过半数，只有15%的受访者选择了

“是”。
去年调研期间，课题组成员于

民昊曾在大雨天偶遇一名“漂移
族”，当时这位小哥正在赤峰路一车
库躲雨，身边停着外卖车辆。由于
就在学校附近，热心的于民昊去食
堂给小哥打了一份饭，两人边吃边
聊了三个多小时。

于民昊说，当时外卖小哥就流露
出从事这个行业不会长久的想法，只
说是过渡，他已经在筹划从银行贷款
去四川创业，想做新能源汽车行业的
代理，“说起对未来的发展，他还是说
想回老家买房子，做小生意，和家人
过幸福日子，对于上海，他就是一名

过客。”
课题组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漂

移族”之所以从事外卖与快递配送
工作，是因为赚钱较快，可以积累资
本，为下一份工作或者创业做准
备。“不过他们意识到了日常配送工
作有一定重复性，所能学到的新知
识与新技能较少，对于未来发展的
作用十分有限。”

“漂移族”对城市的归属感也较
弱，更不用说社区活动的参与度。
从访谈结果来看，“漂移族”的社区
活动参与率极低，大多数人表示“没
有参与任何活动，只是在这里住而
已”，他们将社区当作暂时的落脚
点，所以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远
离社区事务。

课题组成员对此分析，“漂移族”
青年的权利意识比过去的外来务工
人员更强，对于提升工资与福利待遇
的诉求更强烈。当新价值观与旧价
值观发生冲突时，就容易陷入困惑迷
茫中，这也导致了许多青年对未来工
作或城市去向的不确定性，产生了过
客心态。

少与他人交流 成城市边缘群体

视职业为过渡 呈现“过客心态”

可推服务青年APP提供沟通平台

还会研究“漂移族”职业发展、劳动保障

[建议]

[对话指导老师葛天任]

问题2

课题组成员
对“漂移族”进行
访谈。

受访者供图


